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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嵌在高考里的爱 □ 邱林友＞世相

冬天的雪花 □ 魏可＞天伦

1982年夏天，我在滇东北的绥江县

参加全国高考。那时的高考除文理分科

外，大学和中专的考试和招生还分两条线

同时进行。按照考试的规则，考生在考前

报名时就需选定要考的科目和学校的种

类，而且确定后便不得更改。

我的成绩一直不错，大家公认我是冲

击大学的好苗子。然而我的家在农村，祖

祖辈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读

书于我而言，是跳出“农门”最好的机会。

正因如此，我为报考大学还是中专的事举

棋不定。这种犹豫不决的焦虑，已经或多

或少影响到了我的备考。

班主任温老师多次找我谈话，说学校

领导和任课老师都希望我报考大学。温

老师为我分析了报考大学的条件和能考

上大学的可能性，还说：“我知道你家在农

村，父母供你读到高中，能取得像你现在

这样好的成绩，很不容易。但如果只考中

专，不但你所获的成绩被白白浪费，而且

对你和你的家庭也都不公。我们没有理

由放弃这来之不易的读大学的机会，对

吧？”听了温老师的话，我说：“我担心考不

上大学，以后还得回家种地。我觉得报考

中专更把稳一些。”温老师说：“你能考上

大学的概率是很高的，懂吗？”温老师讲

了半天，我勉强向他点了点头。温老师

见我有些动摇，便说：“你回家去好好与

你父母商量一下吧。”

我于是便特意请假回家，向父母阐

明我的态度，然后说：“老师们都说，以我

的成绩和排名，考上大学的希望很大。

如果报考中专，我以后很可能会后悔一

辈子。”父亲吸着草烟，吐了口气，说：“娃

啊，我们别去冒那个险，行吗？你还是报

考中专吧，出来好歹也是个公家的人，一

辈子不愁吃穿，有什么不好？”母亲也在

一旁帮腔：“你爸说得对，我们农村的娃

娃，稳当些好，大学哪有那么好考？”

在家待了两天，我与父母又沟通了

几次，都未能达成一致的意见，我便返

回学校。温老师见到我，听了我的汇

报后，他说：“过几天就要报名了，我们

暂时不要管你父母的意见了，你就报

考大学吧。接下来的事，我以后会找

他们去说的。”

有了温老师为我撑腰，我瞒着父母，

报考了大学。温老师一直为我打气，每

次见着我，总会说上一句：“放心去考

吧。有我在，一切都会有办法的。”

绥江七月的天气很是闷热，走进考

场的那些天，我手心里全都是汗。我知

道，我背负着父母的担忧，也承载着老师

的期望，更掌握着自己的命运。因此每

做一道题，我都全身心投入，小心翼翼地

看了一遍又一遍，检查了一次又一次，生

怕出现纰漏。

考完试后，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

到父母身边，准备接受他们的责罚。出乎

意料的是，我除了见着父亲正在修理他多

年不用的木工工具外，并没听到父母的怨

言。我问父亲：“修理这些老‘古董’干什

么？”父亲回答：“我知道你身子弱，不适合

干农活。万一你考不上，给你用呗。”父亲

的话，像无形的鞭子抽在我身上。我鼻子

发酸，好想抱着他痛哭一场。

父亲递给我一封信，说：“这是温老师

给我的信。”我接过信一看邮戳，是在我报

名之前写的。温老师在信中对父母详细

解释了我的学习情况和他们要我报考大

学的想法，还给我父母保证：如果我考不

上大学，他有办法给我找到工作。我看完

信后，父亲说：“温老师真是一个很好的老

师。”我问父亲：“那你还准备这些东西做

什么？”父亲说：“多一种准备呗。”

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高考成绩发

榜后，我高高兴兴地填报了志愿，不久便

如愿以偿被心仪的大学录取。大学毕业

后，我成为了一名教师。

一次拜访温老师时，我悄声问他：“当

初，您给我父母说您能帮我找到工作，是

真的吗？”温老师哈哈一笑，说：“那是为了

宽他们的心。我相信你一定能考上嘛。”

如今，温老师和我父母都已离开我多

年。他们那镶嵌在我高考之中的爱，镌刻

着那个年代独有的印记，每每回想起来，

还是那么温馨，那么刻骨铭心，就像是永

不熄灭的明灯，照亮我人生的路。

翠湖观鸥与在洱海不同。两者均是镶

嵌在高原的明珠，但一大一小，截然不同。

翠湖袖珍，如钻石点缀，小而精致；洱

海宽广，如玉石手镯，大而粗犷。但精致

有精致的美，粗犷有粗犷的特别，二者皆

能给人们带来观赏的乐趣。

一来，人们在城市“关”得久了，自然

乐山乐水，亲近自然以期陶冶情操；二来

打拼了一周、一月，甚至一年，偶尔歇下

来，观鸥拾趣，释放压力，调整调整；再者，

就是出于对自然纯纯的热爱，疯狂的爱

鸟、观鸟人士，成天扛着“长枪短炮”，到处

“打鸟”，幻想像鸟儿一样长出翅膀，四处

飞翔。而海鸥是真的深爱高原，亲近于这

和蔼可亲的高原热情！

如今，海鸥已然成为春城一员，成为

翠湖的常客。某种程度上讲，海鸥仿佛是

这片天地的主人，而我们才是来做客的。

入冬时节，海鸥每年举家携口，展翅

飞行数千里，从西伯利亚或更远的地方，

成群结队，组团而来。来赴一场人鸥盛

宴，续写一段人鸥情缘。

海鸥似乎早已熟悉高原和高原人民

的热情。经年而来，如游子归家般顺畅、

自然、妥帖。它们早已习惯，先入住春城，

扎根翠湖、滇池；再奔赴大理洱海、茈碧

湖、剑湖；再到澄江抚仙湖、永胜程海；之

后，占据其他淡水湖泊。至于其他地方，

有没有“名额”，我不得而知。但想来一定

是有的，要不怎么说，人鸟融合、全球“一

家亲”呢？

翠湖观鸥，应属滇民首创。至少，我

是这么认为的。

很早以前就听说，翠湖的海鸥很有灵

性，人鸥情缘，久负盛名。它们秉承“契

约”精神，每年乍暖还寒时，如约履约；春

暖花开，如期折返。等同于牛郎织女，年

年守候鹊桥，天天盼望“七夕”，总想着缠

缠绵绵、不舍不离、相偎相依。

翠湖，方寸之隅。常年被钢筋丛林簇

拥，反而愈显珍贵，更能体现与众不同。

湖边，步道环绕、游人如织；道旁，广

场镶嵌、小景怡人。打太极的长者、慢跑

的青壮年、广场舞大姐姐，人们如珠相串，

珍珠项链一般。湖内，莲叶池塘、鱼游浅

浅；湖侧，廊亭楼阁、桥拱如月。下棋的老

大爷、浅吟的歌咏者、店铺的小姐姐，星罗

棋布，使冬日热闹无比。空中，海鸥飞翔、

星星点点；水边，人鸥嬉戏、海鸥衔食，投

喂的恋人、手撕面包的孩童、形孤影单的

路人，各种形态，只为一个乐呵！

我呢，一年来春城一到两次，只是过

客，所以格外珍惜这难能可贵的美好时

刻。静心观鸥、漫步，怡情、养眼，也期待

一园冬景过后，又放满园春色。

海鸥呢，如我一般，一年往返，但彼此

之间并不孤独。因为，除了我，海鸥有春

城人民相伴，况且，四面八方来春城的

人，也深表喜欢。

海鸥飞来衔食，动中有静，动静相

生，衔出了一种乐趣。无论老、弱、病、

残，还是喜、怒、哀、乐，翠湖观鸥，满心

喜悦。一天的疲惫，一日的不悦，一时

的迷茫，都会在观鸥中，一点一点，慢慢

淡去、退去。

人们诚心投喂，投递传情，情谊深厚，

喂出了一种和谐。喂的是一种心情、一种

境界，一种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和谐。

春城的人是幸福的。冬春时节，有海

鸥飞来相伴；夏秋两季，有海鸥离去相

牵。这种发自内心的牵绊，像彩虹桥一

样，连接世界各地，连通人与自然的感情，

这不就是我们奋力书写精彩人生的真实

表达吗？

翠湖的海鸥是幸福的。寒来暑往，

展翅翱翔，每年都有人，用心记着。这种

如相思、胜相思的牵挂，早已融入了情

感，似亲情、胜友情、像爱情，如梦似幻，

真真切切，情意深深，福泽绵绵！

翠湖观鸥，观的是一种美好。就让

这种美好，一年一年传递下去吧！

来年冬，上春城，再相见！

大雪满天飞，爱已找不回。这个冬

天好冷呀，谁来把我陪？一头迎风吹，

背着风流泪，吹散了痴人梦，缘尽已覆

流水。

寒冬腊月，北风呼啸，雪花飘飘，遍

地皆白，这是高原的冬景。过去，我每看

见冬天的雪花，就会想起远离省城的故

乡。如今，我突然想起已经在天国的母

亲，心里疼得难过。

因为，正是在那个冬天，我的母亲

被查出肺癌，而且是晚期，多次入院治

疗，吃药打针手术，接受放疗和化疗，她

吃尽苦头，遭了很大的罪。但最终，还

是没有逃过疾病的魔爪，永远地离开了

我们。

母亲走的时候，我不在她身边，接

到大哥的加急电报，我立即从昆明往

老家赶。车快到三岔河镇的时候，我

特别想快一点见到母亲，又特别怕见

到母亲，因为我知道这是最后一面

了。母亲已被疾病折磨得皮包骨头

了，看起来满面憔悴。那最后一眼，让

我不禁潸然泪下。

在儿时的记忆中，母亲特别疼我

们，无论上学读书，还是打猪菜，她都特

别叮嘱我们，注意路上安全，就怕我们跌

着摔着。每年冬季，母亲都会把我们往

年穿过的旧毛衣拆掉，掺进新的毛线重

新编织；她还用我们穿过的旧衣服，做过

冬的棉鞋；凡是父亲从镇上买回的水果，

她一个也不舍得吃，都留给我们兄弟。

夏天为了让我们睡好，她坐在床边，用棕

扇给我们扇风驱蚊。母亲聪明贤惠，勤

奋简朴，她炒的菜，虽叫不出名字，但全

家人都爱吃，三餐四季，百吃不厌。过年

的时候，母亲都会早早备好糯米、黑芝麻

和猪油，用一只小石磨把糯米掺着水细

细地磨成浆，做成的汤圆，晶莹剔透如珠

玉，里面的馅隐约可见，一口咬下去，香

甜软糯，满口留香。这个味道，对全家来

说，就是幸福的味道。她没有上过学，所

以觉得读书识字特别重要，供我上初中、

读高中，直到我参军入伍，后供小弟读大

学，毕业找到工作，她才把心放下。之

后，她又来省城帮我带孩子，带到我女儿

能够进幼儿园。好不容易把孙女带大，

她却没有享一点儿清福，劳累了一辈子

的母亲，就这样舍我们而走了。

母亲病逝以后，我们心里特别失

落，好像丢了魂一样。我特别想和母

亲说说话。过去，有了好事开心事，母

亲陪我高兴，笑得合不拢嘴，遇到难事

愁事，母亲替我分忧，指点迷津，给我

战胜困境的信心。而今，我就像立在

冬日雪地上的草木，任凭狂风暴雪敲

打，孤独伶仃，心灰意冷。

在老家烧火煮饭，我们不知道柴

米油盐和锅碗瓢盆放在哪里；晚上睡

觉，不知道床单毛毯在何处。以往我

们回家，母亲总会做一大桌子好吃的

饭菜，铺好干净整洁的床单，让我们舒

舒服服地入眠。母亲含辛茹苦为生活

忙碌，我们却丝毫意识不到。母亲一

走，我们无所适从，没有了母亲，就失

去了家的温暖。

母亲在弥留之际嘱咐我们不要过

分伤心，说自己这些年把你大哥拖累得

够呛，希望大哥调理好身子骨，把小孙女

带大，一定要让她好好念书，考上大学，

学成后报效国家。母亲这一辈子，心里

装满了我们，却唯独没有考虑过她自己。

回省城之前，我又来到母亲的坟

头，说我就要回去了，有空再回来看您。

说话时，我把额头紧紧贴在坟前的石碑

上，觉得这样母亲才会听到。我抓起一

把泥土，紧紧攥在手心，咬牙切齿地捏

着，恨它无情地把母亲给吞噬了。转身，

又将这把泥土撒去，我又感谢这把泥土，

只有故乡才能安放母亲的灵魂。

大雪满天飞，爱心纷纷落，思念母

亲，情意绵绵，就像冬天爱雪花，我更爱

母亲那洁白无瑕的纯朴。

翠湖观鸥 □ 方慧敏＞地理


